
7江南周末·南湖
2026年4月17日 星期五 电话/89995832 E-mail/107986329@qq.com 编辑/许金艳 吴梦诗 版式/翁颖盈 校对吴雨阳

〖
我
的
嘉
兴
·
醉
江
南
〗

醉
卧
春
风
深
巷
里

醉卧春风深巷
里，一茶一饭，皆是江
南；一鲜一味，尽是乡
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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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要赴嘉兴，最好便是此时。
江南的春意，这几日已是酣畅淋漓，

整座城市都浸润在和煦春风里，藏不住，
也收不尽。南湖岸边杨柳婀娜，千丝万
缕拂过水面，恰是徐志摩笔下“河畔的金
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海盐塘两岸，绿意
浓得像化不开的潮，追赶着列车远去，把

“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意，捎向远山，寄
往江海。雨后竹林散发着泥土的清芬，
荒野沟渠透出新抽野菜的嫩色，街巷小
店中售卖着当令最爱的“青团”“尺糕”。

嘉兴籍著名作家朱樵曾说，嘉兴的
春天，是从碗里开始的。

我深以为然。二十四节气是稻桑农
耕的时序，马兰头、春笋、螺蛳、新蚕豆便
是江南递来的春日请柬。清明刚过，笋
尚带泥，马兰头嫩得掐得出水，河蚌螺蛳
正肥美，田埂间蚕豆已悄然挂荚，人间鲜
味，尽数应时间的要求而来。此时最宜
寻一处乌镇或西塘的临水旧宅，推开木
窗，看流水蜿蜒，泡一壶新茶，摆几碟时
鲜，才算不负春光，不负江南。

趁着兴致，偶在朋友圈题小诗一首：
“春光正好草色新，禾城至味哪里寻？良

辰莫负同把盏，人间烟火醉江南。”字句粗
浅，只为寄兴，却引得一众友人应声相和。

有人赞春光，有人携酒赴约，有人愿
献厨艺，有人乐意为宴助兴。雅集之意，
不在铺张，而在心意相通，风物相宜。一
念兴起，便想借“二十四节气时令宴”之
意，设一席春宴，承禾城饮食之雅，聚知
己同尝时鲜。

忆昔曾与名厨合作，共制金庸侠客
宴，洪七公叫花鸡、金丝御鸭，皆成佳话；
今春风正好，何妨再聚文闲居，以时令入
馔，以烟火慰心。我们的闲，是江南独有
的从容。主人对吃食极是讲究，清晨与
傍晚采摘的菜苔，滋味自有分别，这份对
时序的敬畏，对本味的执着，近于梁实秋
写吃的雅致，更藏着水乡人对生活的珍
重。春宴菜单，便在闲话间慢慢铺陈，一
字一句，皆是心意。

嘉兴菜向来四时有序，丰俭有度，不
尚虚华，只求应时、求真、得体，酸甜苦
辣，皆合世情，亦合人心。

那就先设冷碟六味，开篇便见诚
意。当家白斩鸡，皮黄肉白，斩切齐整，
骨间微带血丝，方显嫩滑地道。蘸沈荡

古法酱油，皮脆肉鲜，满口都是散养土鸡
的阳光清气，无燥无寡，只余本真。秘制
猪肝更是席间一绝，切得厚薄均匀，油光
温润，入口粉糯无腥，秘制酱汁咸甜回
甘，尽得禾帮菜温润中和之妙。再配新
塍酱黄瓜、皮蛋拌豆腐、香干马兰头，绿
莹莹一盘，拌入麻油，清鲜爽口，恰似把
春风盛进碗中。一碟自腌莴笋，更添清
趣，开胃醒神。冷碟落桌，热菜次第而
上，十道时鲜，方是春宴真味。

再来一份窑墩缸肉，以陶缸慢火焖
煨，不似铁锅急炖，更显醇厚。成色块如
琥珀，方正温润，盛于青瓷，颤巍巍冒着
热气。筷尖轻触，皮肉自开，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是时间煨出的醇厚，是火候养
出的鲜香。清蒸湘家荡白水鱼，必得湖
鲜上品，肉质细如豆腐。只以姜丝料酒
去腥，蒸毕淋一勺热油，滋啦声响，鲜香
四溢，清鲜入骨，不负“人间至味是清
欢”。有鱼有酒，方不负江南春风。糊辣
炒鳝丝，是徐志摩归乡必点的乡味。名
中带辣，实以胡椒提香，鳝丝酥软，汤汁
浓鲜，辛香隐约，回味悠长。韭菜炒蚬
肉，则是春日家常至味，谷雨韭菜鲜嫩，

河蚬清甜，大火快炒，辛香与鲜润相融，
满是水乡烟火气。

更有船娘茄子，藏着南湖旧韵。清
代嘉兴人顾仲在《养小录》中所记，船娘
巧手烹制，一菜一典故，一味一风雅，尽
显禾城饮食的文气与巧思。

点心么，选刘同兴绿豆糕、五芳斋鲜
肉粽，软糯香甜，各有风味。酒用十年陈
西塘老酒，温润绵长；茶取梅湾街谷雨野
茶，清醇幽远。茶酒相伴，浓淡相宜，一
席春宴，尽是江南情致。

我们认真商议菜单的时光，亦是享
受。对家乡风物的眷恋，对乡土人情的
牵挂，都在闲谈里，在期盼中，在一饭一
蔬间，慢慢沉淀。朋友圈的邀约，倒该趁
早删去。再聊下去，赴宴之人络绎不绝，
只怕二十四桌也难容下这份江南雅兴。

酒未酣，人已醉。醉不在酒，而在嘉
兴满城春风，在一口应季时鲜，在绵延不
绝的人间烟火，在鱼米之乡养出的安稳
与温柔。

醉卧春风深巷里，一茶一饭，皆是江
南；一鲜一味，尽是乡愁。

（作者为嘉兴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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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湖州工作后，那曲《太湖美》的旋律
常伴耳畔，而“短笛芦花深处吹”“水天光
照碧琉璃”的诗意画卷，也成了眼前寻常
的风景。在这里，我深切地领略着太湖独
一份的宁静与优雅。

不久前的一个周六，回老家喝喜酒，
午后有一段较长的闲暇时光。我的老家
位于钱塘江北岸，步行至江边不到半小
时。久离家乡的我，突然想去看看钱塘
江，看看与太湖水不同的钱江潮。夫人总
是善解人意，开着车，陪我去看潮。不过
十多分钟，我们就到了盐官——这个以潮
闻名的古镇。

一进入景区，便可见那座巍峨的镇海
塔矗立于蓝天之下，塔下游人如织，热闹
非凡。我心里嘀咕：莫非是潮水还未过
去？连忙拿出手机查了一下，果然，那天
的潮汛正好赶上下午这个时段。于是我
们顺着人流，信步向江边行去，静候那闻
名天下的钱塘潮。

江畔一组青铜雕塑吸引了我的目光，
以前来过几次，却没注意。走近细看，铭文
记录了一段百年前的雅事：1923年秋，诗
人徐志摩邀集了上海、杭州的友人同来海
宁盐官观潮。雕塑旁还附有一张珍贵的黑
白照片，上面正是当年那九位风华正茂的
名士：徐志摩、朱经农、曹诚英、胡适、陶知
行（后改陶行知）、马君武、Ellery（美国学
者）、陈衡哲、任鸿隽。他们并肩立于江岸，
衣袂飘然，神情闲适，仿佛正谈笑风生。

作为海宁人，我竟不知家乡曾有过这
样一桩文化盛事，不禁既惭愧又自豪。这
九人无一不是当时知识界的翘楚，他们的
这次聚会，可谓星光璀璨。想象一下，在
那个交通、通讯均还不便的年代，能将这
些繁忙的名人聚集到一起，该是何等不
易。我不知道那次观潮对诸位先生女士
各自的人生、对后来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但百年后的今天，站在这组栩
栩如生的雕塑前，我却感受到一种跨越时
空的亲切与温暖。

感谢海宁的当家人，以这样的方式铭
记这段佳话。也许对这九位而言，这不过
是人生中一次偶然的闲暇小聚，但在百年
后的我们看来，却仿佛一阕凝固在时光中
的诗。人的一生或长或短，知交相约并非
易事。能在一起工作、学习，日日相见，是
缘分；能跨越千里而来，共赴一江秋潮，更
是值得珍视的情谊。

“潮来了！潮来了！”人群中突然响起
阵阵欢呼，打破了江边的宁静。我和夫人
从雕塑前转身，向东南方向极目远眺。但
见水天相接处，一道细细的白线缓缓浮
现，如同有人在蔚蓝的画布上轻轻画了一
笔。那白线渐行渐近，逐渐变粗、变长，轰
鸣声也由远及近，如同万千战鼓同时擂
响。正像胡适当年描绘的潮之壮阔：“忽
然东边潮水大涌上来了……远望去很像
无数铁舰首尾相接着，一齐横冲上来。”不
过片刻工夫，潮头已奔至眼前，如同一堵
水墙般呼啸而过，气势惊人。

观潮的人们此刻都成了摄影师，纷纷
举起手机记录这激动人心的瞬间。潮头
向西奔腾而去，江面上留下层层波纹，在
逆光中看去，竟如沙漠中风雕出的连绵沙
丘，壮美而又带着几分神秘。那日是农历
初九，正值小潮汛，潮水虽不如中秋时节
那般排山倒海，但也另有一番灵动秀美。
做保洁的阿姨在一旁自言自语道：“到了
十五，又是大潮汛了。”望着潮水，我想，这
九位先贤若在此，看到的应不只是自然之
力。徐志摩大抵会看到冲破一切的自由
浪漫，胡适会看到点滴汇聚的改造之功，
陶行知则会看到这万众瞩目的澎湃，正源
于千万滴水珠最朴实的实践……他们的
信心，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潮汐？

是啊，有小潮的含蓄，才有大潮的磅
礴，这是自然的规律。其实何止江潮？自
然界万物莫不如此，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乃至人的情绪情感，也都遵循着类似的节
律。有低潮才有高潮，有沉寂才有迸发，
有平淡才有绚烂。有些日子我们难免情
绪低落，有些夜晚我们辗转难眠，但只要
我们懂得等待、学会期待，总能走出低谷，
迎来阳光灿烂的美好生活。

回望那组雕塑，九位先辈的身影在
夕阳下熠熠生辉。他们泉下有知，或当
欣慰，百年后的今天，会有人站在这里，
透过岁月的烟云遥想当年的盛况。而
今天的我们，站在自己的潮汐里又将激
荡起怎样的浪花，给百年后的人们带去
温暖与启迪？

潮水已远去，江面重归平静，好似风
吹水面的太湖。如同诗人徐志摩曾抱怨
过的“不知趣的西窗”，它固执地放进午后
三点的阳光，也固执地让今人与古人在同
一片光晕里相遇。无论是面对这钱江潮
还是太湖水，我的心潮却都依旧澎湃……

（作者为在职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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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潮才有高
潮，有沉寂才有迸发，
有平淡才有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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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根茎类农作物，花开时节本
是一派艳丽妖娆，可对它们而言，这份
绚烂却需掐断。无需授粉的块茎作
物，养分本应尽数供给根部的果实生
长，若任由花朵耗尽养分，待到收获之
时，收成便会大打折扣。唯有及时掐

去花枝，才能让养分精准汇聚于块茎，
换来饱满丰硕的收获。

果树的生长，亦是如此道理。
不少果树在栽种的第一年，刚冒出
花苞就得狠心掐去。彼时枝条尚显
孱弱，既经不住风雨的摧残，更扛
不住开花结果带来的养分透支。若
纵容花朵恣意盛放，只会伤及果树
根本，即便后续勉强结果，也多半
口感酸涩、风味寡淡，最终被人弃
如敝履。唯有先养树、再留花，沉
下心培育枝干根系，才能为日后的
硕果累累筑牢根基。

人在成长为能堪当风雨的模样
前，大抵也少不了这样的“掐尖”历
练。外在的浮华就如那些无用的花
枝，任其蔓延绝非好事。越是身处优
越环境，越容易滋生各类“虚花”——
可能是纸醉金迷的享乐，也可能是推
杯换盏的无效应酬。在浮华喧嚣里沉
迷日久，很容易忘记自己立足的根本，
尚未等到真正“结果”的年纪，便已在
安逸中消磨了锐气、耗尽了心力，最终
泯然于众人，一事无成。

想要真正茁壮成长，必先守住根
本。而根本的培育，从来离不开与冷
板凳相伴的寂寞时光，离不开耐住性
子的默默沉淀。若一味执着于外在的
璀璨，把有限的精力与“养分”，都耗费

在虚无的浮华上，最终只会落得“根本
未固，养分已竭”的境地。这样的人，
终其一生，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

一段感情要想长久稳固，同样
需要狠心“掐花”。这里的“掐”，不
是针锋相对的争执计较，而是剔除
感情里的冗余与浮华，留住纯粹与
真诚。感情中难免有各式“花架
子”：有的是温暖人心的仪式感，值
得用心留存；有的却是该果断掐去
的“假花”，比如盲目攀比的虚荣、
过度索取的自私、毫无意义的内
耗。唯有剔除这些耗损感情的杂
质，让“养分”专注滋养信任、理解
与包容的根基，两人的关系才能愈
发牢固，稳如磐石、历久弥新。

人与万物，实则共通——皆渺小
而有限，精力与养分终有定数。若一
心追逐表面的浮华，必然会忽略内在
的根本，最终舍本逐末、得不偿失。等
到幡然悔悟之时，早已时移世易，错过
了扎根成长、沉淀自我的黄金时期，再
想弥补，已是难上加难。

人似草木，掐花方得果。成长路
上，感情之中，唯有舍得剔除浮华冗
余，懂得取舍、甘于沉淀，才能守住根
本、积蓄力量，最终收获那些扎实长
久、足以温暖一生的美好。

（作者为媒体人）

早晨，开车回村上班，沿着熟悉的
学稼路缓缓左转，驶入 225乡道。路
口，一团粉红猝不及防掠过眼角，轻盈
又浓烈，来不及细细端详，它又轻轻落
在车后了，忍不住在后视镜中回望。

那是一株桃树，未经修剪，树形自
然而然，树冠大而浑圆，像一把火炬。
每日从这里经过，但从未留意过它的
存在。它突然绽放，褪去一冬的所有
含蓄。粉红花瓣层层叠叠，像待字闺
中不饰妆容的村姑，一日淡妆浓抹成
了美丽的新嫁娘，令人啧啧称艳。

这一株桃花醒了，便唤醒了江南
整个春天。

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风过浪涌，
浓烈的菜花香携着春日阳光的暖意；
蚕豆花缀在叶片上，紫白相间；豌豆花
从藤蔓里伸出来，深紫浅紫，玲珑可
爱，风一吹，花影晃动，似有细碎的声

响，轻得像耳语。果园里，果树们争相
来赴约，桃花粉得似霞，梨花白得像
雪，风过处，花瓣簌簌飘落，落在青草
上、田垄间、小河里，这落英缤纷的样
子是最温柔的江南春日。路边景观植
物也不甘落后次第绽放，梅花的残香
还未散尽，红叶李花便一树一树地开
了，细碎的白花如云似雾，玉兰花擎着
素白花瓣，亭亭玉立，将江南的春晕染
得姹紫嫣红、香气氤氲。

这万紫千红的喧嚣里，少有人留
意，一株麦子开花了。

海子在诗中写：“麦浪，天堂的桌
子，摆在田野上”，周杰伦在歌里唱“远
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文人墨客的笔，总偏爱那片金色的麦
浪，却极少描摹这不起眼的麦花。

我在去寻访馀粟桥的路上，经过
一块麦地，第一次看见麦子开花。一
片麦地开花了，用成千上万根本不能
形容这细碎花开的浩荡与盛大。我兴
奋地拍了照片给父亲看，父亲笑我的
大惊小怪，麦子要结实当然要开花，稻
子也开花，你都没见过吗？

我语塞。我是真的没有见过。
看，不是见，或许看到，却从未见过。

在城里待得久了，习惯了以时钟
计时，嘀嗒嘀嗒，精准而冰冷，日子被
切割成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匆
匆忙忙，忘了时节的脚步。在乡下，时
光自有它的刻度，不是时钟的数字，而
是花开的模样。桃花开了，春便来了；
麦花开了，夏便近了；榉树叶浓了，日
子便深了。

让自己慢下来，停下来驻足，看时
光在草木间悄然流转，站在榉树下，看
一片新叶出芽；立在桃树旁，看一朵桃
花绽放；蹲在田埂边，看一株麦子扬
花。

麦子在清明前后开花，此时气温
回暖，麦子褪去青涩，青绿色的穗壳微
微张开，细碎的麦花藏在其间，白中带

黄，小巧得几乎看不见，若不俯身细
看，不会发现它的悄然绽放。麦子花
期极短，仅三五天。父亲说：“麦怕清
明连阴雨”。清明时节正是麦子抽穗
扬花期，却也是雨水最多的时候，如果
连日阴雨，会影响授粉，麦穗瘪粒儿就
多，产量就不高。

从植物学角度而言，麦花属颖花，
由外稃、内稃、雄蕊三枚、雌蕊一枚及
浆片组成。麦子依赖风力传粉，麦子
开花对温度和湿度有着严格要求，最
适宜的温度为 15℃至 25℃，湿度保持
在60%至80%，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
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授粉。正如另
一句农谚所云：风扬花，饱塌塌；雨扬
花，秕瞎瞎。

麦子开花是静悄悄的，却又是齐
刷刷的，麦田在一夜之间缀满细碎的
白色花影，这短暂的绽放，维系着一年
的收成，错过了，便是一整年的遗憾。

麦田尽头，几幢农家小楼灰瓦白
墙，几分旧时光的斑驳，几分素净的
现代，几分烟火暖意。屋里有一家新
开的窑烤面包坊。将面粉加水、揉匀
发酵，放进窑炉，柴火慢烤，麦香便在
烟火中升腾，从青涩的麦香，酿成醇
厚的面包香，每一口，都是土地的馈
赠。

屋前栽着一株大榉树，新叶初生，
春意盎然。江南人家素来有“屋前榉
树屋后朴”的习俗，“种榉”与“中举”谐
音，是对家族子孙应试中举出人头地
的期许。屋后栽朴树，象征着俭朴持
家，也似有仆人默默相伴。村边还有
一座叫作“馀粟”的古老石桥，它的名
字取自更古老的典籍，“农有馀粟，女
有馀布”。这世间最好的生活，不正是
三餐有饱饭、四季有衣衫，儿孙成才有
希望吗？

麦子开花的季节，读懂了寻常日
子最珍贵的答案。

（作者为在职公务员）

剔
尖人在成长为能堪

当风雨的模样前，大
抵也少不了这样的

“掐尖”历练。

■
郭
华
悦

麦
子
开
花
的
季
节

文人墨客的笔，
总偏爱那片金色的麦
浪，却极少描摹这不
起眼的麦花。

■
竹
子

都
是
俗
人

说到底，我们都
是俗人。

■
闻
立

有一年在北京，我和朋友老皮去拜访
了一位文坛大家。老人住在一处老院，安
静优雅。去之前我还挺激动，他德高望

重，我仰慕已久。没想到坐下来不到半小
时，我就有点尴尬了。他一边聊天，一边
不停地掏耳朵，掏完还对着光看看，接着
又挠头，头屑飞扬。聊到兴头上，他清清
嗓子，扭头对着墙角的花盆，就是一口
痰。出门后，老皮说：“名气那么大，作品
那么高雅，原来也是俗人一个。”我赶紧打
圆场：“年纪大了，难免，难免。”

没多久，我们又一起观看了一档高
端访谈节目的录制。主持人很有名，在
电视上一直谈吐得体，风度翩翩。那天
录的是文化名人专访，整场谈话让人如
沐春风。不料中场休息时，助理小跑着
递上一杯水，主持人抿了一口，眉头一
皱，一句粗话脱口而出：“X，这么凉？”虽
然不是有意责骂助手，但听得出，那是他
的口头禅。录制结束后，我忍不住感叹：

“镜头内外，差别真大啊。”老皮却说：“成
大事者不拘小节，没点毛病能成大咖？”
我愣了一下，想起前些日子我们对那位
文坛大家的评价，不禁莞尔。

人都有双面性。那位文坛大家，文里
文外不一样。那位主持人，镜头内外不一
样。老皮和我，对同一类事物的评价前后
不一样。说到底，我们都是俗人。

（作者为省作协会员）


